


巴恩豪斯效应的报告

佚名
我认为，有种力量是确实存在的。众所周知，有的人玩骰子要比其他
人幸运得多。巴恩豪斯教授的研究表明，这种“运气”是一种可测定的力，
而且这种力可以变得无比巨大！
许多人把巴恩豪斯视为一个超自然的人。洛杉矶第一座巴恩豪斯教堂
里的信徒已数以千计。其实他在外貌和智力上都不像天神。这位解除了世界
武装的人是个单身汉，比一般的美国男子略为矮些，身材粗壮，不喜欢运动。
他的智商为１４３，虽然高，但决不至于骇人听闻。他是个普通的凡人，快
过４０岁生日了，是一位与世无争、腼腆的人。他在学院中不善于与人交际
周旋，宁愿在书籍和音乐中去寻求自己的知音。
他同他的力量都没有超出自然力的范围。他的动力精神辐射受制于许
多已经的物理不规则。同太阳黑子和电离层变化会影响辐射这一理论正相
反，现今几乎没一个人没在家里的接收器上听到这“巴恩豪斯静电干扰”的
噪音。
然而，他的辐射在几个重要方面都与普通的无线电波不同，辐射的全
部能量可集中到教授所选择的任何一点上，而且不会随距离的增大而减弱。
作为一种武器，动力精神比起细菌和原子弹来有着显著的优点：除了可以不
花分文，它还能使教授挑出关键的人或物，无需在维护国际和平的使命中大
肆屠杀无辜。
说来有趣，“巴恩豪斯现象”是在１９４２年５月发现的。那时，列兵
巴恩豪斯不时被他的战友邀请去聚赌，尽管他对此种游戏一窍不通，有一天
晚上，由于盛情难却，他同意掷骰子玩。

“掷七点，鲍普。”有人说。
鲍普掷了七点一连十次，把整座营房都囊括一空。教授回到他的铺位
上，作为一种数学归纳，在一张洗衣单的背面算天了。他惊异地发觉，成功
的命中率本来约为千万分之一！他感到因惑不解，就从邻床的伙伴那里借来
一付骰子。他想再掷出个七点来，可得到的只是杂乱无章的各种数字。他在
床上躺了一会之后，又玩起骰子来。他连续十次又掷出了七点！
他完全可以轻轻吹着口哨把这种现象置之度外。可教授不然，他仔细
推敲起他两次运气特佳时的情况来，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在他投骰子之
前，两次都有同样的思维闪过他的头脑。就是那种思维流把教授的脑细胞调
准成为迄今为止地球上威力最强的武器。
邻床的士兵是第一位对动力精神表示敬意的人。那士兵说：“鲍普，你
比一只两美元的手枪还厉害。”不久，他渐渐认识到了动力精神的另一个惊
人的特点，它的力量随着使用而增强。６个月之内，他能控制隔壁营房的人
掷的骰子。１９４５年他退伍时，已经能把４．８公里外烟囱上的砖击落下
来。
有人声称，巴恩豪斯可以易如反掌地赢得上一次战争，只是他不愿意
干，这纯属无稽之谈。那次战争结束时，教授的威力和射程相当于一尊３７
毫米的大炮不会再强了。在他退伍回到韦昂道特学院之后，他的动力精神威
力才开始超出轻兵器的范围。
教授在研究生院工作之后的两年里，我考进了该院。出于偶然，他被



指定为我的论文指导教师。对这项指定，我深感不快，因为教授在同事和学
生的眼里是个滑稽的人物。他有时忘了去讲课，有时在讲课中思想开小差。
事实上，我在校时，他的缺点已从滑稽可笑就得令人不能容忍了。

“我们把您分给巴恩豪斯只是暂时的的安排，”社会学系主任抱歉地对我
说，“我想，巴恩豪斯是位绝顶聪明的人。他回来之后，也有人们不理解他，
可他战前的工作给我这学校增光不少。”我第一次去教授实验室时，见到的
比谣传的更令人懊丧。屋里每件东西上都积满了灰尘；书籍和仪器已有好几
个月没有人动了。我进门时，教授正坐在书桌旁打瞌睡。桌上是三只装得满
满的烟灰缸，一把剪刀和一张晨报，头版剪下了几则报道。
他抬头看我时，我发现他倦眼朦胧。“你好，”他说，“昨晚怎么也睡不
好。”他点了支烟，手有些颤抖，“你就是让我指导论文的那位年轻人？”“是
的，先生。”我说，不一会我的疑虑担忧就变成了惊骇。

“你在国外当过兵？”他问道。
“是的，先生。”“对那里有什么留恋的吗？”他皱了下眉，“喜欢上次战
争吗？”“不，先生。”“你看还会再来一次战争吗？”“看样子会有，先生。”
“那怎么办？”我耸耸肩：“看来毫无办法。”他凝视着我：“听说着国际、
联合国这类东西吗？”“只在报纸上读过一点。”“我也一样。”他叹了口气递
给我一本厚厚的剪贴簿，里面贴满了剪报。“过去我对国际政治从不注意，
现在我研究它，就象我过去研究在迷宫里的老鼠一样。人人都说我说同样的
话，‘看来毫无希望’。”“除非出现奇迹”我说。

“你相信魔法？”他厉声问道。教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个骰子，“我来
掷两个二。”他连续三次掷出两个二，“大约四万七千次中才会有一次机会。
这就是你要的奇迹。”一瞬间他脸上绽出了笑容。这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他说他还有课，他的课已经开始１０分钟了。
他没有很快就信任我，也不再提及骰子的事。我以为那些是灌铅骰子，
也不再去想他了。他给我安排了课题，观察雄老鼠穿过带电的的狭长金属板
去找食物。这实验在３０年代已经做得令人满意了，仿佛我这种无的放矢的
工作还够使我奥恼，教授还时不是时用毫不相干的问题来打扰我。“你认为
我们该不该不在广岛上扔原子弹？”或是“你以为每项新的科学发现都是对
人类有益的吗？”然而，我段难敖的日子并不长。我同他在一起快一个月时，
一天早晨他对我说：“让那些可怜的动物休个假吧。我想请你帮我研究一个
更为胡趣的问题也就是我的神志正常的问题。”我把老鼠关到了它们的笼子
里。

“你要做的事很简单，”他轻轻地说，“盯着我书桌上的墨水瓶看，要是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告诉我，我会悄悄地，也可以说宽心地到就近的疗养
院去。
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我锁好实验室的门，拉上窗帘，“我知道，我有些古怪，”他说，“我对
自己的恐惧使我变得古怪起来。”“我发现，你也许有些特别，可肯定说不上”
“要是那只墨水瓶没有什么异常的话，我只不过是想入非非罢了。”他打断
我的话，目光转向房顶上的灯，。双眼眯成了一条缝，“让你知道一下我是多
么地古怪，我得告诉你，在我该睡着休息时，我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在
想，也许我能拯救这个世界。我在想，也许我能够使每个国家都成为富裕的
国家，永远消灭战争。我在想，也许我能够一夜之间在丛林中开出道路，灌



溉沙漠，建造堤坝。”瞧着墨水瓶。
我心怀恐惧地瞧着。墨水瓶仿佛发出了一种不利的嗡嗡声，接着又震
动起来，最后在桌面上跳来跳去地转了两圈。它停下了，又发出了嗡嗡声，
闪耀着红光，之后蓝光一闪，砰地裂成了碎片。
可能我已经毛发直竖，教授轻轻地笑了笑。“磁铁？”我终于迸出了这
么一句。

“我真希望是磁铁。”他咕哝着。就在那时，他告诉了我动力精神这回事。
他只知道有这样一种力量；可他也解释不清。“只有我一个人有，太可怕了。”
“我倒要说，这太令人惊异、太精彩了！”我喊起来。

“要是我只能使墨水瓶跳跳舞，我对整个事件只是在捕风捉影，那真是
愚蠢透了。”他郁郁不乐地耸耸肩，“可是我不是玩具，我的孩子。如果你愿
意，我们到附近去兜一圈，你就明白，我意思了，”他告诉我，在校园附近
８０公里之内，那些被击成粉末的圆石，劈开的的橡树和成了一片废墟的无
人居住的农舍．“我就坐在这儿干了这一切，只是想想而已，甚至没有全神
贯注！”他神经质地搔搔头：“我至今还不敢全神贯注地干，生怕会造成损失。
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只要念头一转就等于一颗巨型炸弹。”一阵令人沮丧
的停顿，“直到几天之前，我还认为最好保守我的秘密，以免为人利用。现
在我意识到，我没有权利占有他，正如一个人没有权利拥有一颗原子弹一
样。”他在纸堆里翻了一阵。“我想，这上面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说着，
他递给我一封到国务卿的信的底稿。
亲爱的先生：我发现了一各新的力量，使用他无需花费分文，它也许
比原子弹更为重要。我希望看到它最有效地用于和平事业，因此，我想听听
您对如何最好地来利用这种力量的建议。
您忠实的，阿．巴恩豪斯“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些什么。”教授说。
随之而来的３个月，犹如一场连续不不断的梦魇。全国的政界和军界
的首脑人物，不分昼夜地赶来饶有兴趣地观看教授的表演。
信寄出后五天，我们突然被带到弗吉尼亚洲夏洛和的维尔附近的一幢
老式的住宅里安顿下来。有刺的铁丝网和２０各警卫把我们与世隔绝，我们
的代号是“如愿泉计划”，属于绝密级。
昂纳斯．巴克将军和国务院的威廉．克．卡斯雷给我们作伴。对教授
所谈的通过人人富裕达到和平的观点，他们只是宽容地笑笑，谈论的大都是
实际的措施和现实的想法。
有一次，将军光致勃勃，神采飞扬地宣布：“靶舰正在驶向卡罗琳群岛，
共有１２０艘。与此同时，在新墨西哥州，十门Ｖ－２已经调整好准备发射，
５０架无线电操纵的喷气式轰炸机正在待命对阿留申群岛进行一次摸拟攻
击。你们就开始想想吧！”他愉快地复述着命令，“下星期三上午１１点整，
我命令您全神贯注；教授，尽您最大的努力去击沉靶舰，在Ｖ－２发身之前
把它们摧毁，在轰炸机尽抵阿留申群岛之前把它们击落！您能做到吗？”教
授的脸色发白了，他闭上眼睛：“我以前已经告诉过您，我的朋友，我自己
也不知道有有多大能耐。”他忿忿地加了一句，“至于这次”智能风暴行动“，
根本就没同我商量过，我认为这行动不仅幼稚可笑，而且耗资巨大，简直就
是发疯。”巴克将军生气了：“先生，”他说，“您的专长是心理学，我不打算
在那方面给您提什么忠告。我的专长是国防。我有着３０年成功的经验，教
授，我请你别对我的判断信口雌黄。”教授转向卡斯雷尔先生求援：“听着，”



他恳求说，“我们要消灭的难道不正是战争和军务吗？让我表演把云层移到
干旱地区之类的事，不是更有意义得多，而且所用的费用不也要少得多吗？
卡斯雷尔先生，我愿意在没煤炭或水力资源的地区使电机运转起来，使沙漠
得到灌溉。啊，您能想得出，各国为了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需要些什么，我
可以为它们提供所需的东西，并且不用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自由的代价
是时刻保持警惕。”将军煞有介事地说。
卡斯雷尔先生不以为然地向将军投了一瞥：“可惜的是，将军自有其道
理，”他说，“我真希望，世界能接受您这样的理想，可是它还不行。并非四
海之内皆兄弟。”教授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从桌边站起来：“我请您原谅，
先生们，总之，在判断什么对国家有利这种事方面，你们要比我更胜任。我
悉听尊便。”他阴沉着脸回楼上自己的卧室去了。
在弗吉尼亚，执行“智能风暴行动”的那天，凉爽得有些反常。屋里，
壁炉内圆木燃烧得辟啪作响，火光映照在屋里擦得锃亮的厨柜上闪闪发光。
屋内古香古色的家具只剩下了一只维多利亚时期的双人沙发，安放在屋子里
的中央，面对着三架电视接收机，又给我们十个亨有特权的人搬来了一条长
凳。三张电视屏幕从左到右分别显示出一片沙漠，这是火箭的目标；一支试
验舰队，以及阿留申群岛的一部分天空和地，由无线电操纵的轰炸机将从那
里呼啸而过。
零点前几十分钟，无线电报告，火箭也集结完毕，观察船已经撤离到
安全区域，轰炸机正朝目标飞去。这一小批弗吉尼亚观众按身份地位在长凳
上落坐，一支接一支抽烟，谁也不发一言。巴恩豪斯在自己的卧室里。巴克
将军在屋里东奔西走，忙得好象一位在为２０个客人准备感恩节宴会的女主
人。
只有１０分钟了，教授走进屋里，将军紧跟在后面。教授穿着整洁，
一双轻便运动鞋，灰色的法兰绒长裤，蓝色运动衫，一件敞领白衬衫。两人
并排坐在双人沙发上。将军脸色严峻，社额头冒汗，教授则心情舒畅，神采
奕奕。他看了看每个屏幕，点燃一支烟，坦然自若地靠在沙发背上。

“发现轰炸机！”阿留申群岛的观察员喊道。
“火箭已发射！”新墨西哥无线电兵大声报告。
我们很快地看了一眼壁炉架上方的大电钟，教授微微一笑，仍注视着
电视屏幕。将军用一种嘶哑的的声音数着剩下的几秒钟：“五⋯四⋯三⋯二⋯
一⋯屏息出击！”巴恩豪斯教授闭上眼睛，厥起嘴，抚摸着太阳穴。这种姿
势只保持了一分钟，电视图象就变得杂乱无章，无线电信号淹没在巴恩豪斯
静电干扰的噪音之中。教授叹了口气，睁天眼睛，微笑着。

“您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将军疑惑地问道。
“我毫无保留。”教授回答。
电视图象又出现了，夹杂着无线电中传出的观察家们的惊呼声。阿留
申群岛上空弥漫着缕缕黑烟，轰炸机成了团团火球，尖叫着坠入大海。与此
同时，火箭目标的上空出现了一簇簇白烟，烟雾伴随着隐约的雷声。巴克将
军欣喜地摇着头，得意洋洋地喊到：“太好了，先生，天哪，太好了！”“瞧！”
坐在我旁边的海军上校喊出声来，“舰队-未受损失。”“炮筒好象下垂了。”
卡斯雷尔先生说。
我们从凳上站起来，聚到电视机前仔细观察着损失的情况。卡斯雷尔
先生说的一点也不错，船上的大炮向下扭曲，炮口已触到了钢甲板，我们七



嘴八舌嚷成一团，连无线电的报告也听不清了。事实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
中在这上面，把教授忘记了，直到两声短促嘈杂的巴恩豪斯静电干扰，才使
我们震惊得一下子静下来。无线电中断了。
我们忐忑不安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教授不见了。一名惊惶失措的卫兵
从外面冲进门来大叫，教授逃走了！他朝大门方向挥舞着手枪，大门敞开着，
已扭曲变形。远处，一辆超速行驶的旅行车已翻过山，脊消失在对面的峡谷
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烟味。地面上的一切车辆都在熊熊燃烧。追捕
是无济于事的。

“他到底是见了什么鬼？”将军咆哮着。
冲到前门的卡卡斯雷尔先生，这时无精打采地返了回来，他把一张铅
笔写的字条塞到我的手里：“先生们，”我高声念道，“作为第一件有良心的
超级武器，我不愿成为你们的国防贮存。我想在军务方面，创造个新的先例，
我的不辞而别，基于人道的理由。阿．巴恩豪斯。”从那天起，教授就一直
在有系统地消灭地球上的武装力量，以至于现在除了用石头和削尖的棍棒来
武装部队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物件了。他的话不能说完全导致了和平，
而是引起了一场不流血的、有趣的、可称之为“告密者的战争”：每个国家
都充斥着大批的间谍，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探明军事设施的地点，一经把它
公布于报纸，引起教授的注意，「它立刻就给摧毁了。
正如每天都有被精神动力化成灰烬的军事装备的消息，对教授的匿身
之处也日有谣传，单讲上个星期，有三份杂志发表了文章，各处证实，他藏
身于安第斯山印加人的废墟内、在巴黎的下水道中、在卡尔斯巴德大洞穴未
经探索的地下室里。我熟悉教授，因此认为此种藏身之地过于浪漫蒂克。尽
管有许多人想杀死他，然而一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愿意保护他，给他安身之
处，我认为他正在这样一个人的家里。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在写此报告时，教授还活着。不到十分种前，巴
恩豪斯静电作用还干扰过广播。他的消声匿迹至今１０个月中，有关他死亡
的报道已经不六七次，每一次都由一位容貌酷似教授的无名男子的死亡，加
上有一段时间静电干扰消失而引起的。报道了三次之后，重新武装、诉诸战
争等言论立刻又盛行一时。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过早地教授之死幸灾乐祸
是多么的鲁莽轻率。
许多勇敢的“爱国者”在宣布巴恩豪斯的独裁暴虐统治已告之后的那
一刹那，自己就已经被压在突然倾塌的检阅台的碎木板和破旗下了。而那些
只要一有机会就想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的人愤怒地等待着那必然会来到的一
刻-巴恩豪斯教授的去逝。
教授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会长久。那张圣诞节前夕前夕留在我信
箱里的纸片就证实了这一点。那便条总共十句话，用打字机打在一张很脏的
纸片上，没有署名。前面九句，每句都是使伤透脑筋的心理学术语和那些鲜
为人知的书籍的引文，我念第一遍时一点也摸不着心脑。第十句，同那些不
一样，结构简单，用词浅显，可是它不合逻辑的内容使它成了最古怪的难懂
了句子。
过了几个星期，我才意识到这便条确实意味深长，前九句破译出来，
可以看作是种指示，对第十句我还是一筹莫展。直到昨天晚上，我才发现它
同其余句子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当我心不在焉地摆弄教授的骰子时，这句
子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



巴恩豪斯迟早会死的。国此，对今天，甚至明天的黩武主义者，我要
正告一句：请记住，巴恩豪斯效应决不随人之消失。
昨天晚上，我又一次遵循了那纸片上拐变抹角的指示。我取来教授的
骰子，接着，那最后一句梦魇式的句子闪过我的脑际，我连续５０次搓出了
七点。再见。

哈里森·伯杰隆

[美]小库尔特·冯内古特那是 2081 年，终于人人平等。人们不仅在上
帝和法律面前平等，而且在方方面面都一律平等。没有哪个人比别人聪明些，
没有哪个人比别人漂亮些，也没有哪个人比别人强壮些或者灵巧些。所以这
些平等都是因为有了宪法修正案第 211、第 212 和第 213 条，并且有了美国
设障上将手下人员日夜不停的警戒。
不过，生活中有些事仍然不那么正常。比如说，四月份还是不像春季，
把人都逼疯了。
恰恰就在那个阴冷潮湿的月份里，设障上将的手下人把乔治和哈泽
尔·伯杰隆夫妇十四岁的儿子抓走了。
确实，这件事很悲惨，但乔治和哈泽尔不可以老想着它。哈泽尔智力
一般，完全符合要求，就是说她除了突发一点奇想，平时什么事也思考不了。
乔治因为天份比一般人的水准略高一筹，就得在耳朵里带个微型智能障碍收
音机。根据法律的要求，他得日日夜夜带着它。
收音机调准在政府发射台的频道上。每隔二十秒钟左右，发射台就发
射某种尖锐的声音，让乔治这号人不再因他们的脑子而表现出不公平的优越
感。
乔治和哈泽夫妇正在看电视。哈泽尔脸上挂着泪珠，但她已经忘记刚
才干吗哭泣了。
电视屏幕上出现芭蕾舞女演员。
乔治脑袋里响起嗡嗡的蜂鸣声。他吓得灵魂出窍，就像夜盗听见警报
铃响一般。

“那舞蹈真的不错，她们刚才跳的那个舞。”哈泽尔说。
“啥？”乔治问。
“那舞蹈——很好的，”哈泽尔说。
“嗯。”乔治应道。他开动脑筋思付着那些芭蕾舞女演员。她们不见得那
么好——怎么说都不比其他哪个跳过芭蕾舞的人强。她们身上挂着负重物和
一袋袋鸟弹，脸上都戴着面具，因此，没人见到漂亮的脸蛋和舒展优美的身
姿，也就不会觉得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那样躁动不安。乔治隐隐约约思忖着
也许不该对舞蹈演员设障。他还没来得及想下去，耳朵里的收音机又响起另
一种噪音，驱散了他的思绪。
乔治畏缩着。八个芭蕾舞演员中有两个也畏缩着。
哈泽尔见到他失态。她自己没配戴智能障碍，只得问乔治刚才的声音
是什么样子的。

“听起来像有人用圆头锤子敲牛奶瓶，”乔治答道。



“我想那太有意思了，听到这么多不同的声音，”哈泽尔怀着一丝嫉妒说。
“他们挖空心思想出了这么多绝招。”“嗯，”乔治应道。

“假如换我担任设障上将，你想我会怎么做？”哈泽尔问道。说实在的，
哈泽尔天生与那个设障上将同属一路货色。上将是个娘们，名叫戴安娜·穆
恩·格兰波丝。“假如我是戴安娜·穆恩·格兰波丝，”哈泽尔说，“星期天
我就敲出和谐的乐钟——只放乐钟，就是向宗教表示敬意的那一种。”“如果
仅仅是乐钟，我能思考，”乔治说。

“嗯——恐怕就得大声点，”哈泽尔说。“我想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设障
上将的。”“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优秀，”乔治说。

“谁又能比我更好地理解‘平庸’二字的含义呢？”哈泽尔说道。
“不错，”乔治说。他依稀想念着他那不合常规的儿子，就是正在坐牢的
哈里森，可是脑中二十一响礼炮打断了他的思路。

“老公！”哈泽尔说，“那声音绝了，是吧？”这声音真叫绝，乔治脸色
泛白，浑身哆嗦，眼泪在发红的眼框里打转。八个芭蕾舞演员中有两人瘫倒
在演播室地板上，双手捂着太阳穴。

“你突然显得很疲惫，”哈泽尔说，“干吗不躺在沙发上舒展一下身子，
亲爱的？这样你就可以把障碍袋靠在枕头上了。”她指的是内装四十七磅鸟
弹的帆布袋，绕在乔治脖子上，用挂锁锁住。“去把袋子搁在沙发上休息一
会儿吧，”她说。“你暂时跟我不平等，就那么一阵子，我不会斤斤计较的。”
乔治用手掂了掂袋子的分量。“我无所谓，”他说。“我已经不再意识到这个
袋子的存在。它已经成了我的一个组成部分。”“你最近显得十分疲乏——像
是虚脱了，”哈泽尔说。“要是我们有办法在袋子底部挖个小洞，拿出一点儿
铅弹就好了。只拿几个。”“每拿出一个铅弹，就是两年的牢役和两千元的罚
款。”乔治说。“我可不觉得这样做划得来。”“要是你下班以后拿一点出来，”
哈泽尔说。“我是说——你别跟周围的人比谁遵纪守法嘛，躲着点就是了。”
“要是我想法子把铅弹取出来，”乔治说，“那么别人也会把他们的铅弹取出
来——咱们很快就会回到黑暗时代，个个都在与别人明争暗斗。你不会喜欢
那种社会吧？”“我讨厌，”哈泽尔说。

“那就对啦，”乔治说。“一旦人们开始欺骗法律，你想整个社会将会变
成什么样子？”要是哈泽尔没能说出个道道来，乔治也无法讲出个所以然来。
汽笛声在他脑袋里拉响。

“估计将会四分五裂，”哈泽尔说。
“什么四分五裂？”乔治茫然问道。
“社会，”哈泽尔语气不肯定。“难道你刚才不是在谈社会吗？”“天晓
得，”乔治应道。
电视节目忽然中断，插了个新闻公告。刚开始不知道公告内容是什么，
因为这个播音员就像所有的播音员一样，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大约有半分钟
时间，播音员异常紧张，想说出“女士们，先生们——”他到底还是作罢了，
将公告递给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念。

“这就不错了——”哈泽尔议论起播音员，“他试过了嘛。这就了不起。
他想用天赋的本事把事情做好。凭这种韧劲儿也该给他加一大笔工资才对。”
“女士们，先生们——”芭蕾舞女演员开始念公告。她肯定长得格外美丽动
人，因为她所戴的面具丑陋不堪。很容易看出她在所有舞蹈演员中身材最矫
健，风韵也最迷人，因为她的障碍袋与体重二百磅的男人所戴的一样大。



她因自己的嗓音不得不当场向观众道歉，因为女人用那样的嗓音太不
公平了。她的音色温柔明晰，无限美妙。“抱歉——”她说道，于是重新开
始读新闻公告，压着嗓门使自己的语音绝对不具备任何竞争性。

“哈里森·伯杰隆，十四岁，”她用鹩哥那种粗厉的叫声报道，“刚刚越
狱逃跑，在狱中他被怀疑阴谋推翻政府。他是个天才，也是个运动员，目前
戴着浑身障碍，应视为特别危险的人物。”警察提供的哈里森·伯杰隆的照
片闪现在屏幕上——倒着放，侧过来，又倒回来，然后摆正了。这是哈里森
的全身照，衬着标明英尺和英寸的背景。他正好七英尺高。
哈里森的外表饰满万圣节所用的面具和五金器具。没有人像他戴过那
么重的障碍物。他长得快，旧的障碍物很快就穿戴不上，设障上将的部下煞
费心机也无法及时给他重新设障，使他与别人保持平等。他不像别人那样用
微型耳塞收音机作为智能障碍，而是戴着一副硕大的耳机，架着一副有厚厚
波纹镜片的眼镜。设计这副眼镜不仅要使他半瞎不瞎，而且要叫他脑袋像挨
鞭子一样阵阵发痛。
他全身披挂着破铜烂铁。通常，发给健壮人的障碍物讲究点对称和军
事化的整齐划一，但哈里森看上去像个会走动的废品堆。哈里森在他的人生
旅途上负重三百磅。
为了抵消他俊俏的容貌，设障上将令他鼻子上日日夜夜戴着个红色橡
皮球，剃掉眉毛，洁白整齐的牙齿上套着胡乱造出的黑色暴牙套子。

“假如你见到这个小伙子，”芭蕾舞女演员说，“不要——我再说一遍，
不要——试图跟他论理。”这时一扇门从铰链上扯落，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
电视机里传出惊恐万状的尖叫声和呼爹唤娘的嚎啕声。哈里森·伯杰
隆的照片在屏幕上跳个不停，像是随着地震波起舞。
乔治·伯杰隆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所谓地震是怎么回事。他完全有把握
——因为数不清多少次，他自己的家就是随着这种疯狂的节奏而震颤。“我
的天——”乔治说，“那肯定是哈里森！”他刚意识到哈里森来了，这念头立
刻被脑子里的汽车碰撞声摧毁。
乔治好不容易睁开眼睛，哈里森的照片消失了。一个活脱脱有生气的
哈里森占据了整个屏幕。
哈里森站在演播室中央，身材硕大，浑身当啷作响，丑角般滑稽。他
仍然拿着从连根拔起的演播室大门上脱落的球形捏手。芭蕾舞女演员、技术
人员、音乐师和播音员全都畏畏缩缩跪在他的面前束手待毙！

“我是皇帝！”哈里森叫嚷道。“听见了吗？我是皇帝！所有的人都得马
上按我说的去做！”他跺跺脚，演播室震颤起来。

“别看我站在这儿——”他怒吼道，“失去了活动能力，浑身披挂十分丑
陋，一副病态——我是从古到今天底下最伟大的统治者！现在让你们瞧瞧我
的能耐！”哈里森像撕下湿纸巾一样扯下障碍铠甲的铁皮条，那些铁皮条经
保险能承受五千磅的重量。
哈里森身上的废铜烂铁松开，当啷一声落到地上。
哈里森将两个大拇指插在用于固定头部挽具的挂锁横杠上。横杠啪的
一声像芹菜一般折断了。哈里森脱下耳机和眼镜，狠狠地朝墙上摔去。
他掷掉了橡皮球鼻套，显现出他是个令人敬畏的堂堂男了汉，即使雷
神见了也会自叹不如。

“我现在要选择皇后！”他说，俯视着瑟瑟发抖的人们。“第一个敢干站



立起来的女人将获得皇后的身份和权利！”过了一阵子，一个芭蕾舞女演员
像轻盈的柳树一般晃晃悠悠站立起来。
哈里森摘除她耳朵里的智能障碍，用无比体贴的态度啪一声解开她的
体形障碍。最后，他拿掉了她的面具。
她美丽动人，光彩夺目。
“现在——”哈里森牵着她的手说，“让咱向世人展示舞蹈二字的真正含
义吧。奏乐！”他命令道。
音乐师仓皇爬回椅子上，哈里森把他们的障碍物统统扒掉。“演奏出最
好的水平，”他对他们说，“我就封你们为男爵、公爵和伯爵。”音乐奏起，
一开始很不正常，粗劣，无聊，错误百出。哈里森从椅子上抓起两名音乐师，
将他们挥舞起来，就像挥动指挥棒一样，一边唱着要他们演奏的曲子。他砰
的一声把他们甩回椅子里。
音乐再次响起，比刚才好多了。
哈里森和他的皇后只听了一段音乐——神情庄重地听着，似乎要让心
跳与音乐同步。
他俩把体重移到脚尖。
哈里森用一只大手兜着姑娘的蜂腰，让她感受到即将属于她的失重状
态。
接着，他俩暴发出一阵欢乐，无比优美地向空中腾飞。
他俩不仅摆脱了人间法律的束缚，也摆脱了重力定律和运动定律的制
约。
他俩回旋、转动、疾驰、跳起、雀跃、奔腾、旋转。
他俩像月亮上的鹿儿一样跳跃。
演播室的天花板有三十英尺高，但是每次跳跃都使这一对舞蹈家更加
接近天花板。
显然他俩想亲吻天花板。
他俩吻着了。
接着，怀着爱情与纯洁的意愿，他俩摆脱了重力，悬浮于天花板下几
英寸的空中，相互吻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这时设障上将戴安娜·穆恩·格兰波丝手持双管十毫米口径机关
枪走进演播室。她射出两梭子弹，皇帝和皇后还没有摔落到地板上就一命呜
呼了。
戴安娜·穆恩·格兰波丝又装上子弹。她把枪口对准那帮音乐师，限
令他们十秒钟之内佩带好障碍物。
就在这时，伯杰隆的电视机显象管烧坏了。
哈泽尔扭头要跟乔治说电视机熄灭了，不料乔治已经到厨房去取一听
啤酒。
乔治拿着啤酒回来了，当障碍信号震响时，他吓得顿了一下。然后他
又坐下来了。“你一直在哭吗？”他问哈泽尔。

“嗯。”她说。
“哭啥？”他问道。
“我忘了，”她回答说。“电视上着实悲惨的一幕。”“什么内容？”他问
道。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哈泽尔说。



“把悲惨的事抛在脑后吧，”乔治劝道。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哈泽尔说。
“那才是我的老婆呢，”乔治说道。他又畏缩了，脑袋里发出一阵铆钉枪
的射击声。

“天哪——我敢断定电视上那个人是个精英，”哈泽尔说。
“你说的一准没错，”乔治说。
“天哪——”哈泽尔说，“我敢断定那人是个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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